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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，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老年抚养问题，经济上城乡二元发展不均衡，我国农村

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愈加突出。传统的家庭养老难以为继，农村养老服务匮乏，亟需在农村建立起多元的

养老体系，建立以村为单位的社区养老服务点，帮助农村居民在年老时实现老有所养目标。农村老年养

老体系需要依托多元化的主体，村委会、村民自助组织都必须发挥不同的作用，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，

助力农村养老体系构建，更好地去建立农村的养老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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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With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ging, our country is facing serious problem of old-age 
support, and the economic dual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not balanced, which leads 
to the problem of old-age care of the elderly in rural areas in China becoming more and more 
prominent. Traditional family old-age care is unsustainable, and rural old-age care services are 
scarce, so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old-age system in rural areas and establish com-
munity pension service points with villages as units, to help rural residents in old age achieve th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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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al of old-age support. The rural pension system for the elderly needs to rely on diversified sub-
jects, and the village committee and villagers’ self-help organizations must play different roles. 
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, they can help build the rural pension 
system and better establish the rural pension system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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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引言 

我国自 2000 年(65 岁以上人口达到 7%)以来，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阶段，截至 2019 年年末，我国大

陆总人口 140,005 万人，其中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25,388 万人，占比 18.1% [1]，如下图 1 所示，根

据《中国统计年鉴(2020 年)》整理，2011 年~2019 年，我国 65 周岁以上人口数量不断增加，占总人口比

重也不断加大，伴随着老龄化的同时，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，也使人口出现高龄化的特点。 
 

 
Figure 1. Development of China’s population over 65 years old from 2011 to 2019 (unit: ten 
thousand people and percentage) 
图 1. 2011~2019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发展情况(单位：万人占比：百分比) 

 
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，老年抚养比上升，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将进一步受到挑战。在 2020~2025

时间段中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更加严重，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，而我们国家处于“未备先

老”的处境，需要牢固树立积极老龄化、健康老龄化观念，构建发展型老龄政策支持体系[2]。相对于经

济快速发展的城市而言，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群体扩大，农村面临着“一老一小”的局面，农村地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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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年人将更容易暴露在老年风险之下。近些年一些农村老人集体自杀事件也在不断得到关注，农村养老

保障问题突出，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，社会保障制度长期以城镇居民为核心[3]，农村养老保障能力相

对较弱，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无法满足。农村养老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？如何满足农村老年人的养

老服务需求？十三五以来，我国提出建成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，达到老有所依、老有所养、老有所

为、老有所乐的目标，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加快老龄化事业和产业发展，

但农村养老问题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，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问题，如何构建完善的农村养老服务

体系是实现农村养老的重中之重。 

2. 研究综述 

农村养老研究方面，在养老方式探索上，学者提出原有的家庭养老方式已经无法承担起农村老人的

重任，农村空巢、独居、留守老人家庭日益增多及普遍化，农村老人家庭养老已经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，

子女对于老人的照顾存在缺位、无能和无为[4]。对于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困境，徐惠娇等人认为困境留

守老人的代际关系有子代单向索取、子代反哺中断、子代逆向汲取，即使子代的外出务工获得收入以及

组建新家庭，留守老人的养老依旧不断被延迟和边缘化，家庭代际资源分配失衡、城乡资源分配失衡条

件下，农村留守老人处境更加艰难[5]。农村老人的家庭养老能力逐渐弱化，家庭在对老人供养上显得“心

有余，力不足”。 
家庭养老之外，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农村互助养老方式，例如，对互助养老从历史角度进行阐述，李

俏从我国互助养老历史的发展进行了梳理，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儒家和墨家的思想中就已经表达出了

互助思想，到唐宋时期，互助思想达到鼎盛，唐朝的农社、宋代的义庄都是当时互助养老的方式，延至

清朝，到大跃进时期，产生的农业社，互助养老由民间到组织化、制度化[6]；杜鹏等人以政府治理和村

民自治的视角，将互助养老实践基于领导主体不同，划分为群众自发型、能人带动型以及干部领导型三

种，并探讨在农村互助养老中的政府治理与村民自治的互动，乡村共治下的农村互助养老[7]；原有的血

缘基础上的代际互助逐步转向地缘为基础的邻里代际互助[8]。时间银行模式在农村互助养老机制探索下，

陈际华等人以苏北 SN 县为例进行了说明，有助于解决互助养老中存在的逆向选择频发、低龄健康老年

人积极性不高、缺乏长效运行机制等制约发展的问题，时间银行通过政府主导、社区支持、村民参与的

三方联动，有效促进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长久可持续发展[9]。林闽钢在 2003 年提出，对我国农村养老方

式的探讨，家庭养老受到冲击，提出探索农村养老社会化成为了重要课题[10]。农村养老问题的主体由家

庭开始向多元化的方式转变，互助式养老或许是农村养老的出路。 
通过文献回顾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对于农村养老的研究，在养老方式上分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，但

随着经济的发展，农村的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，家庭的承担风险能力逐渐弱化，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在

不断受到冲击，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，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着无人养老和养老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，

农村老人作为资源的反向给予，而不是正向的索取。农村养老逐步走向社会养老，学者关于互助养老、

社区养老的研究逐渐增多，农村养老开始责任分散化，不再是单独依靠个人、家庭，政府、自助组织、

村委会开始动态参与到养老中去，土地作为静态主体也参考在里面，采取一种多元化的养老模式，但是

对多元养老的主体责任的研究较少。构建、整合这些主体，为农村老人更好提供晚年生活，是农村养老

未来设想。  

3. 现行农村养老困境 

3.1. 家庭养老负担主体范围缩小 

农村居民受我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影响，自古以来，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的主要养老方式，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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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着老人的年老风险。传统的家庭观念，是一种“大家庭”观念，是包含着叔伯家庭的一种家族观，家

族保障老人基本生活并安度晚年。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，农村家庭结构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，直系家

庭、空巢家庭、隔代家庭等家庭类型越来越多[11]，家庭逐步缩小化，农村家庭养老的困难重重。城乡二

元经济体制的不均衡，农村青壮年的外出务工，使得我国农村留下的多为“一老一小”的局面，老人自

身不仅无法得到照料，还要带孙辈。随着村里年轻人比例的减少，部分老人还要从事繁重的农活，依靠

土地获得生活来源，老人依然为家庭资源的提供者，而不是家庭资源的享受者，老人面临着沉重的身体

负担和心理负担，一些老人在年老无用或者重病情况下，为了避免给子女负担，甚至选择自杀方式了结

一生。而小家庭的资源内部分化，年轻人在对老人的代际关系上，大多数是索取，家庭内部资源依然是

流向子代，外出务工人员改善的经济条件也很少在老人身上得到体现，子女在远方的城市安身立命之后，

老人大多会选择继续留守在农村终老，无法跟随子女，享受天伦之乐。除此之外，由于子女之间的矛盾，

也可能会导致对老人的养老责任的互相推诿，在养老上，出现了“儿子出钱，女儿出力”的合力赡养模

式，以及部分直接由女儿养老[12]，传统的儿子养老也出现变化。尽管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、《婚姻法》

等都规定了赡养老人的相关内容，赡养老人作为子女的义务，但是现实中依然存在很多老人有子女而无

人赡养的现象。传统的宗族观念弱化，原有的大家庭关系也正在遭受冲击，宗族中叔伯互助也在减少，

一方面原有的对于族内老人的生活互助也越来越少，另一方面，对于传统观念中老人的尊重、孝养观念

也在淡化，农村老人依靠家庭养老负担沉重，难以为继。 

3.2. 家庭养老经济保障缺乏 

从农村居民视角分析，养老费用一般来源于家庭、国家、和土地等方面，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家庭来

说，养老负担沉重。从国家层面上来讲，目前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于农村年满 60 周岁，未享

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，农村户籍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，按照现行的标准，假如未缴费，每人

每月领取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只有 88 元(国家补贴)，对于老人的生活来说难以为继。此外，大多农村居民

对于新农保的政策理解不到位，选择宁愿存钱也不愿意缴纳新农保来保障自己的养老。随着土地流转、

集体土地征收，部分老人成为了失地农民，他们的养老依靠土地流转金，比其他老人的处境要好一点，

考虑到流转的收益高于土地种植的收益，多数老人是愿意进行土地流转，但从长远来看，土地流转期限

较长，流转金大多为一次性流转金，不具有可再生性，在流转金消耗之后，就成了无地农民的处境，对

于保障就彻底消失，因此国家要求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。部分有能力老人依然选择自己耕种土地，等

到身体实在无法进行劳作，才最终选择放弃，采取土地流转或者土地给予家族内的下一代方式，交出土

地，老人对于土地的依靠比较重要，大多数老人依靠土地进行自给自足的养老生活。 

3.3. 农村社区养老、机构养老发展落后 

我国提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、社区养老为依托、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体系，但由于城乡发展的不

均衡，农村机构养老落后，现有的农村机构养老多为村镇福利院(幸福院)，里面以农村五保老人、特困老

人为主，设施不完善，福利院工作人员为四五十岁中年人，缺乏护理知识，只能简单保障老人们的最基

本的生活，对于有专业照护需要的老人无法适用。农村地区社团组织内容不丰富、不规范，社会养老服

务组织主体缺少[13]。农村社区养老发展不平衡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，以社区为主导探索

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，但在落后的中西部地区，农村社区养老面临着经费缺乏、人员缺少、组

织无力等困境。普通老人在年老之后尽管不愿意独自一人待在家里，但更不愿意去养老院，在养老院中

的老人被视为最底层的老人，老人们被污名化。其次，养老院的费用对一般农村家庭来说比较高昂，老

人会选择自己一个人居住。福利院的条件设施与村镇的经济状况也有关联，经济落后村镇，对农村福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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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支出较少，福利院自身处在艰难生存的边缘上，菜品为平时劳作所得。农村养老福利院多为镇子上的

福利院，离一些村落较远，农村福利院的养老服务数量供给也不足。 

3.4. 养老保障忽视亲情 

老人家庭养老包含三个方面内容，物质供养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，大多家庭仅仅满足保证基本的

物质供养，子女外出务工，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上容易忽视，老人也不去麻烦子女，尽管对子

女渴望着能够常回来看看，希望子女能够在身边，但老人们很少会表达出来，选择自己在农村继续生活，

以子女的家庭为重。在确实需要生活照料的老人上，是由大家族中的中老年人互相帮扶，依靠这种守望

相助的方式来满足，而精神慰藉方面往往容易忽视，这也导致了一些老人走上极端，选择自杀，需要对

老人的心理进行慰藉，来帮助老人减少寂寞孤独感。农村养老服务落后于城市，很多老人在生活上需要

提供生活的日常照料，但现有的村委会等组织无法满足，农村的老年服务中心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。 

4. 多元化农村互助养老保障模式主体 

4.1. 政府：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

自 2009 年最初开始实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，新农保各项积累还不充足，基础养老金部分由国家

财政支出，此外地方财政也给予一定的补贴。现实中，农村老人从其中所受福利也比较微薄，大多数老

人领取的只有基础养老金部分，对于个人缴费很少老人选择缴纳，新农保成为了福利性质的政策，而不

是社会保险政策。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参保情况来看，参保率依然比较低，农民的缴费积极性不高，体

现在两方面，绝大多数农民自觉缴费的比率低，另一方面体现在农民缴费选择档次较低，这对于农民的

养老保障来说，是很难满足未来年老时的养老需求。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一以后，将更加有利于保障

对城乡居民的养老问题，为老人们的年老提供更进一步的经济支持。 

4.2. 村集体：集体经济保障 

原有集体经济随着改革不断弱化，但近些年随着互联网“+”产业，农村集体经济出现了新发展路径，

逐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。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，开始对村民养老进行集体保障，建设村

日间照料中心、供饭点以及老年活动室。村委会利用政策扶持和村集体经济，建设村养老服务点，提供

日常为老服务。村委会在农村养老中发挥组织力量，对村幸福院进行自治管理，村幸福院作为村社集中

供养模式的组织载体，能够整合多方资源[14]，村委会积极促进村幸福院的各项措施完善，对村里的留守

老人、五保老人进行照顾。在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外，利用村公共资源为老人提供活动支持，为老人们

提供精神慰藉。村集体发挥村民自治优势，依据老人们自身需要办好幸福院，成为村民年老以后的好去

处。由于熟人社会存在，村办养老服务点能够满足老人对故土的依赖情感，让老人们安度晚年。农村老

人对村集体信任程度较好，支持村集体的措施，村集体需要发挥对老人的关照，依托基层自治组织的在

养老保障作用，建立、运转、改进村养老服务点，引导村民之间的互助养老，使越来越多的老人能够在

村养老，减轻家庭养老负担，利用村集体经济力量办好幸福院。 

4.3. 村民自助组织 

农村老人在家庭养老无法满足，又不愿意前往村幸福院等机构时，会采取抱团养老的方式，在抱团

养老中，最重要的是带头人，这种养老方式实质为能人带动式，场地为带头人自己家里，带头人自身会

有较好的经济条件，这是一种利己利他的养老。在村民带动中，其他老人也会为养老集体贡献自己的资

源，老人们聚在一起，提升福利，同时可以解决老人们的生活照料、精神慰藉上的困难。近年来，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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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养老模式进入学界视角，这是一种新兴互助养老方式，以志愿的方式，进行养老服务的提供，在农

村地区可以进行推广，使农村养老的互助性得以提高，更好地去满足老人们的养老需求，对于年轻人也

有利于树立尊老意识，促使年轻人与老人之间进行交流，其次就是志愿活动的开展，这一点在东部地区

比较常见，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志愿活动需要加强引导，注重在农村开展。 

4.4. 其他主体保障：农村土地的收益 

土地自古以来作为农民的资本，是农民收入来源，土地养老保障是指农民年老时养老依然依靠土地

或出租承包土地来获得养老需要。土地保障是获取基本、可靠的生活来源，除日常主食和蔬菜瓜果的保

障，土地流转费用成为了农民年老时养老的重要经济来源，未来需要加快土地流转，实现农业的规模化

生产，提升农业产出，建立土地循环养老保障模式[15]，对比之下，由于土地收益不稳定和土地流转市场

不完善，土地流转信息的不畅通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会失去养老的保障[16]，这类的失地农民养老，可能

就会面临一些经济困难。 

5. 多元化主体应对困境措施 

5.1. 责任主体关系确定 

农村养老，主体责任依然是以家庭为主，其他主体为辅助，以便更好地去提升老人的老年生活水平。

养儿防老自古以来是我们的传统，这一点在农村地区更加凸显，对于老人的赡养，第一责任主体是家庭

中的子代，子代在经济外出中要注重对老人的基本物质生活和精神慰藉，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。家庭

是养老承担的第一责任主体，要发挥子代对父代的赡养，促进代际资源向父代转移。其次，政府在对老

人的养老保险上，要提升养老金水平，使老人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。村集体积极主导村幸福院的建立，

鼓励农村互助养老模式，促进农村养老服务事业发展，注重农村医疗水平的提高，依托医疗机构建设农

村医养结合的养老方式，拓展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用点，确保将来农村居民也能享受长期护理保险提供的

服务。农村养老机构对五保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进行兜底照料，除了对于老人基本生活提供照料外，注

重养老院内氛围营造，发挥农村熟人社会网络，丰富老年人日常生活。鼓励农村能人对养老的自愿贡献，

积极引导对老人的关爱。 

5.2. 宣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，扩大参保率 

自 2014 年起，国家对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进行合并，统一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

险制度，原来的新农保成为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，它覆盖城市和农村的居民，但在农村地区，由于

对城乡养老保险的认识不足，对收益缺乏长远考虑，大多数农村居民会选择不交或者少交养老保险费，

这对于农村居民养老收入保障是不利的。村委会要加大对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，为农民缴纳

养老保险提供便捷，鼓励村民缴纳养老保险，对于政策给予的优惠措施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使村民理解

养老保险是惠民利民制度，而不是一个“空头支票”，积极引导村里富有居民带头选择较高缴费档，做

好带头作用，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老年保障水平。 

5.3. 依托乡村振兴战略，积极发挥养老保障 

根据《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(2018-2022 年)》，到 2022 年农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，战略有利于

缩小城乡差距，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，为农村老人提供照料服务奠定经济基础。发展新型农村集

体经济，充实农村集体产权产能，发挥集体经济对养老的力量，建立农村养老服务点，应对农村老龄化

加剧形势，加快在农村地区建立以居家为基础、社区为依托、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。在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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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土地流转基础上，探索建立土地养老信托、土地养老银行，增加土地的养老保障作用[17]。积极发展农

村产业，促使外出青壮年回乡就业，也可回归家庭对老人的照料部分，尤其是可以发挥子女对老人的感

情弥补，这是他人无法替代的。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老人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。 

5.4. 提供农村社区养老照顾 

村委会主导建设村内照料中心，依托村委会发挥社区养老作用，为老人提供日常生活基本服务，提

供必要的活动场所，促进老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，对村内的幸福院进行改制，听从幸福院内老人意见，

建设具有老人需求特点的幸福院，积极引导村内的互助养老居民，对自愿办养老场所的村民提供支持，

及时解决困难，鼓励村民自发抱团养老。此外，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，组织志愿者对老人提供志愿服

务，利用农村社区邻里关系的紧密性，探索时间银行[18]等新兴养老方式，丰富老年人的老年生活，提供

心理慰藉和生活照料。积极组建老年团体，发挥老年团体作用，丰富农村老人生活。 

5.5. 弘扬孝老文化，爱老敬老 

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爱老敬老，积极宣传村内爱老敬老的事例，让大家普遍树立爱老的理念。在照顾

好老人基本生活之外，注重对老人的精神慰藉，还要注重对老人精神文化的丰富，让老人感受到天伦之

乐。培养良好乡风，形成尊老爱幼、互助养老的良好局面，让老人生活更加幸福。树立“家有一老如有

一宝”的理念，避免老人因年老而产生自我厌弃感，提供一些老年文化活动，利用传统文化发挥余热，

实现老有所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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